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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政局与洪武勋贵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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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

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

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

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

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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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勋贵作为明太祖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基干力

量，是支撑明初皇权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这一群体

与明皇室及明初政局的关系颇有值得研究之处。勋

臣旧将及其亲眷以军功贵族身份担任官职，受到皇

帝颁赐可以世袭的免死铁券，同时与宗室通婚，俨然

有结为尾大不掉的贵族集团的风险。明太祖朱元璋

为制衡勋贵集团势力，厉行打击勋贵成员之不法行

为，又兴胡蓝之狱，翦除勋贵家族在军队中的影响

力；同时加强边塞诸王军权，与勋贵担任之总兵官相

互牵制，最终在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结束后，将勋贵

集团瓦解成为若干个对朝廷恭顺忠诚且彼此间联系

松散的家族单位。另外又注重培养锻炼勋贵家族的

接班人，与老一代勋贵组成有层次的权力梯队。因

而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之后，经

过改造的洪武勋贵家族迅速成为了新即位的建文帝

朱允?赖以削藩及讨伐燕王叛军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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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洪武勋贵家族

视为一个政治利益共同体，从整体上分析其政治地

位的沉浮对建文政局之影响，为建文朝政治研究提

供一个新的交叉视角，并以此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建文朝肇始时洪武勋贵家族的情况

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闰五月辛卯，皇太孙朱允

?奉明太祖遗诏即皇帝位，年号建文。长达四年动

荡而悲壮的建文时代就此拉开序幕。此时在洪武年

间受封的勋贵群体尚存二公爵、七侯爵、一伯爵、占

洪武年间受封及子孙承袭之公侯伯爵８９位中的

１１％。（见表１）

表１　建文时期公侯伯表

爵位

名称

封爵（袭爵）

人物
封爵（袭爵）时间及承袭缘由 与皇室之姻亲关系

二公［１］卷１２５．列传第１３ 魏国公 徐辉祖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丙寅袭，父徐达以

开国功受封

长妹为燕王妃（仁孝皇后）；次妹为代

王妃；三妹为安王妃。

曹国公 李景隆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酉袭，父李文忠以

开国功受封

祖母为太祖姊曹国长公主；

父李文忠为太祖外甥；

一女为晋王子平阳王济遰妃。

七侯 长兴侯 耿炳文 洪武三年十一月以开国功受封 长子耿璇尚懿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

西平侯 沐晟
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袭，父沐英以开

国功受封。兄沐春
父沐英曾为明太祖养子

武定侯 郭英 洪武十七年四月以平滇功受封

妹为太祖宁妃；

子郭镇，尚永嘉公主；

两女分别为辽王与郢王王妃

江阴侯 吴高

洪武十七年五月辛酉袭。父吴良以开

国功受封

二十八年坐事谪广西，建文初召还

复爵

一女为湘王王妃

安陆侯 吴杰
洪武十九年四月袭。父吴复以征西功

受封

父吴复有二孙女，一为齐王妃；一为唐

王妃

越
#

侯 俞通渊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戊午以征南功受

封。二十六年五月以老迈除爵闲住，

建文初召还

无

凤翔侯 张杰 建文中袭，祖父张龙以征西功受封 父张麟尚福清公主

一伯 诚意伯 刘蝄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辛丑袭，二十五年

谪戍，后赦还。祖父刘基以开国功封
无

　　另外除表中承袭爵位公侯伯外，洪武朝诸驸马

都尉中有梅殷（汝南侯梅思祖从子，尚宁国公主）、胡

观（东川侯胡海子，尚南康公主）属于故洪武勋贵家

族成员出身；另外又有谷府长史刘瞡（诚意伯刘基次

子）、都督廖镛、廖铭兄弟（德庆侯廖永忠孙）等人虽

同出身洪武勋贵家族，但以流官而非世官身份参与

建文朝政治，上述人物共同构成了洪武勋贵家族人

物关系的基本脉络。

且由上表可见，洪武三十一年尚存的洪武勋贵

家族成员主要可分为正常承袭或受封爵位的；曾经

承袭或受封爵位，后因事革除，建文时期恢复的；曾

经承袭或受封爵位，因事革除后并未恢复，以流官参

与建文政局三大类。而就其权力布局而言，基本秉

承了洪武体制的设计，诸公侯伯主要担任了右班武

臣，职能多为军事方面，个别以流官身份担任文职；

同时诸勋贵家族基本与皇室保持着稳定的联姻关

系，以魏国公徐辉祖与武定侯郭英两个家族表现得

最为明显。但权贵家族彼此之间的关系则比较薄

弱，通婚关系相比洪武朝大为减少，此时虽有共同的

权力起源及利益瓜葛，但难以形成“血缘＋地域”为

基础的勋贵集团，这也是为何要从松散的“政治群

体”而非政治联盟的角度分析诸洪武勋贵家族的

原因。

另外，这一时期驸马都尉身份的特殊性也很值

得注意，因为受到胡蓝之狱牵连而除爵的勋贵家族

成员往往因驸马身份而得以身免，梅殷与胡观政治

身份的得以保留并在建文朝发挥作用，与这种惯例

也有一定关系。

上述局面的形成，与朱元璋在洪武朝晚期的设

计是分不开的。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后，朱元璋着

手重新审视勋贵群体在洪武体制中的地位，首先分

别在洪武二十六年六月丁酉、七月癸丑两次调整五

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人选，将徐增寿、李增枝、沐晟、耿

璇等一批勋贵家族成员分任各职，在三年的锻炼后，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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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癸未正式任命徐增寿为右军都督

府左都督；李增枝为前军都督府左都督；沐晟为后军

都督府左都督［１］卷２２８，洪武二十六年六月丁酉条；卷２２９，洪武二十六年七月

癸丑条；卷２４５，洪武二十九年三月癸未条；这一过程除了填充因蓝玉

案空缺的军职，培养第二代勋贵外，也是对经过政治

风波考验的可靠勋贵家族的一种奖励与扶植。

另外作为新一代勋贵中的重点培养对象，除三

次以勋臣功颁赐魏国公徐辉祖与曹国公李景隆等人

钱钞外，洪武时期二人主要从事练兵工作，熟悉军队

并积累军功。如征南战役结束后，令诸军分驻湖广

各卫练兵，徐驻常德，李驻安陆；洪武二十四年又令

徐、李等往陕西等处防边；洪武二十七年后先令徐辉

祖与安陆侯吴杰等往浙江防倭，后令他前往陕西训

练防西番之兵马；而李景隆主要在陕西训练兵马士

卒，执掌与西番勘合贡马事务，整理肃州五军卫，还

曾佩 平 羌 将 军 印 讨 伐 叛 乱 诸 羌 人 部 落 等

事［３］卷３，逊国名臣记，整体来看二人受到的锻炼在第二代

勋贵中是最丰富的，能够充分体现朱元璋对其能力

的殷切盼望。

而在老一代勋贵中，朱元璋令武定侯郭英长期

协助辽王与燕王管理辽东与北边军务，长兴侯耿炳

文管理陕西兵马军务及屯田事，并在洪武二十八年

以子耿璇尚懿文太子长女江都公主，又在洪武三十

年正月以耿佩征西将军印任总兵官，郭为副手备边，

并平汉中民变。因而《明太宗实录》评价二人：“太祖

末年旧人在者，独英及长兴侯耿炳文特见倚

重”［２］卷１７，永乐元年二月甲子条。从靖难之役中上述四人先

后起到的作用来看，朱元璋在洪武晚期的这一系列

布局不可不说是用心良苦。

因此，在建文朝政局正式拉开序幕之时，以姻亲

关系为纽带，以担任武职为功能的诸洪武勋贵家族成

为朱元璋留给建文帝朱允?一笔可贵的政治遗产。

二、靖难之役前洪武勋贵家族与建文帝
及左班文臣之关系

清人邵远平在《建文帝后记》中评价建文帝：

“（帝）性 仁 孝，好 诗 书 典 礼，有 儒 生 气

象”［３］丁集．别编．建文帝后记。建文帝即位后依靠文臣集团施

行政治改革，既有继承洪武晚期体制由勋贵政治向

文臣政治转变的需要，也有刻意笼络文臣集团作为

执政基础的政治手段。这一特点是后人在分析建文

帝执政特点时往往不加留意的。纵观建文政局中贯

穿始终的两条施政主线———“削藩”与“改制”，无不

表现出建文帝及其依仗的文臣集团浓重的儒家理想

主义色彩。这种理想主义在去除洪武弊政时发挥了

正面作用，但在削藩及其诱发的“靖难”反叛时，又陷

入了混乱与无力之中。这是因为建文帝“冲龄即

位”，缺乏成熟的执政班底，迫切需要在外有雄藩的

局面中，笼络在洪武朝受到打压的文臣集团作为依

靠，为此不惜破坏洪武祖制，刻意抬高六部尚书品

衔，或以周礼为改制楷模，更改都门与宫门名称等

等，这些更改频繁的举措反映出建文帝对自身统治

力的焦虑，但也行之有效地使建文帝与左班文臣在

君臣名分之上更结为牢固的政治盟友。

洪武勋贵家族作为武臣集团的核心，虽是建文

帝削藩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但与诸藩王的联姻关系

及洪武朝与诸王历次军事行动合作形成的默契，都

难以令建文帝与文臣集团完全信任。而面对文臣集

团对建文帝施政决策影响的日益加深，洪武勋贵家

族立场的摇摆不定可想而知。随着靖难战局的日益

恶化，文武矛盾从无到有，愈演愈烈，最终撕裂了建

文政局产生的共识，构成了建文朝政崩盘的主要诱

因之一。

然而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建文帝继位至建文

元年七月靖难之役爆发，可以视为洪武勋贵家族与

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关系的蜜月期。洪武三十一年六

月，建文帝召方孝孺入京为翰林侍讲，建文朝文臣集

团之“齐、黄、方”三驾马车体制正式形成。随即七月

有人密报周“王与燕、湘、代、岷四府通谋”［４］卷上，周

府长史王翰几次劝谏无用，自断手指诈狂隐

退［５］卷十一，建文帝遂用黄子澄策，以周王为燕王同母

弟，削周王藩即为翦除燕王羽翼，遂令曹国公李景隆

突袭周王府，迁周王及王府家眷抵京并迁于云南。

这是洪武勋贵在建文朝参与削藩的首次行动。

建文帝之所以选择曹国公李景隆执行这一行

动，主要是基于李景隆于洪武三十年八月起，受命佩

征虏大将军印前往河南训练士卒，周王封地及护卫

军处于其管辖范围之内。另外，也由于李景隆同其

他洪武勋贵相比，与方孝孺、黄子澄等人有良好的私

人关系，其中尤其以方孝孺为甚。方孝孺《逊志斋

集》中录有《春风和气堂记》一文，系在建文朝肇始

前，应李景隆及友人林右邀请，为其私宅落成所做。

其中称赞李景隆“年盛而志博，质壮而气和，为天子

近戚重臣，而笃学下贤，嗜好与韦布之士类”，同时又

回忆自己少年时跟随父亲济宁知府方克勤面见李景

隆父李文忠时的景象：“王喜而体貌之，从容笑语，以

国士见期，今十有五年矣”［６］卷十七，李景隆及其父李

文忠洪武朝便有好士之名，李景隆尤其“读书通典

故”，在勋贵群体中颇得文臣好感。削藩大计的第一

步由李景隆来完成，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建文帝同时还对其他洪武勋贵做出了调整。继

位后即令武定侯郭英子驸马都尉郭镇前往辽东赏赐

边军，而九月西平侯沐春因病亡故，令其父黔宁王沐

英次子，后军左都督沐晟承袭西平侯爵位，十二月充

总兵官镇守云南。这一承袭除了稳定局势，配合当

时征虏将军何福对金齿等地百夷的征讨外，也有震

慑与沐氏素来不和、野心勃勃的岷王之意。建文元

年，沐晟果然控告岷王举动不法，建文帝遂废岷王朱

螰为庶人，迁往漳州［７］卷１１８，列传第六。另外又召还洪武

二十八年获罪与都督杨文从征龙州的江阴侯吴高和

安陆侯吴杰，以及先前位于山东练兵的魏国公徐辉

祖。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又进魏国公徐辉祖为太

子太傅，与曹国公李景隆共掌六军，以图燕王［８］卷４。

进入建文元年后，建文帝开始着手在北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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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燕王朱棣的军事包围。二月九日，首先“令亲王不

得节制文武吏士”，接着令长兴侯耿炳文子都督佥事

耿骔执掌北平都司事务，左佥都御史景清署理北平

布政司参议，参将宋忠与他们相互配合，监视燕王动

向［９］卷２。郭镇自辽东赏军返回后不幸在二月病故，

但从他所肩负的劳军工作及辽东军在靖难之役前中

期对燕王叛军的牵制作用来看，郭镇的劳军也是建

文帝完成包围网的一手先棋。因此方孝孺在郭镇的

墓志中称赞其“能恪恭于位，令闻有称，可谓贤

矣”［１０］卷４．驸马都尉。

这一时期是洪武勋贵在各个位置上的活跃期，

在职勋贵被提升秩衔，被削爵之旧勋贵得到起复；积

极参与了削藩行动以及对燕王的包围网。造成这些

举动的原因除却前期勋贵家族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

之关系尚属良好外，洪武晚期缺乏富有经验的将领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白沟河之战前燕王朱棣评价朝

廷军将领：“（上谕诸将曰）李九江志大而无谋，喜专

而违众；郭英老迈退缩；平安愎而自用；胡观骄纵不

治；吴 杰 懦 而 无 断；数 子 皆 匹 夫，徒 恃 其 众

耳”［３］卷６，（建文）二年四月乙卯条。这些虽不无为朱棣粉饰，贬

低朝廷军将之意，但依然能够反映出建文时期将才

稀缺的不利处境。

三、靖难之役期间洪武勋贵家族与建文
帝及左班文臣之关系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朱棣于北平杀布政使

张籨、都司谢贵等，正式以“清君侧”名义起兵。八月

戊戌，建文帝派遣长兴侯耿炳文佩征虏将军印北伐

平叛，之前长达一年的削藩行动终于引发了内战的

恶果。对于洪武勋贵家族而言，耿炳文与李景隆主

导的两次北伐失利引发了建文帝的信任危机，也是

与左班文臣失和的开端。

参与耿炳文北伐军的洪武勋贵家族成员，尚有

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和耿炳文之子都督耿骔，但

在此之前曾经为建文帝“召对密言燕情”［１１］卷十的魏

国公徐辉祖则并未直接参与本次北伐。原因要追溯

到三四月间发生的“燕王三子入朝”事件。在双方日

益剑拔弩张的关键时期，如何处置具有人质意义的

燕世子兄弟三人成为了一个难题。齐泰主张扣留；

黄子澄主张将其放还以麻痹燕王；而徐辉祖弟徐增

寿及驸马王宁则力保三人无害。建文帝遂依照徐增

寿等人建议拟送三人遣返，朱高煦却潜入徐辉祖厩

中盗取良马逃走，追之不及，这次争论也以放走燕世

子与朱高燧不了了之［１２］。朱高煦为何在已经决定

遣返三人时突然选择夺马逃走，又在看守严密的软

禁状态下进入徐辉祖宅获得马匹？就这个问题，王

世贞在《魏国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传》中考证

道：“（燕王返国）而留次子高阳王待命于邸，欲藉公

为耳目，公谢绝之。高阳王微闻诸大臣谋有所不利

于燕王，即夜窃公善马归燕。”［１３］卷６９也就是说，燕王

三子入朝，不仅有探听朝廷讯息、诈称无反叛意的目

的，还怀着策反徐辉祖等洪武勋贵的目的。而在策

反失败、诸文臣将不利于燕王的消息走漏风声之后，

朱高煦则孤注一掷窃马而逃。这一举动令文臣集团

与徐辉祖本人都十分被动，建文帝有理由怀疑徐辉

祖的立场，文臣集团为摆脱走漏风声之罪名，也可能

会将责任推卸给徐辉祖。虽然建文帝表现出“益亲

信之”［１４］卷１９，但建文四年之前徐辉祖始终不得独当

一面，只能承担接应或练兵工作，可见这种信任并不

牢稳。

八月，耿炳文军在真定惨败，本人战没，驸马都

尉李坚、都督宁忠、顾成等被俘，动员了３０万人的第

一次北伐以惨败告终。另选新将、收拢败军的难题

再次摆在建文帝面前。在选择李景隆或徐辉祖领兵

的问题上，《徐公表忠传》对此记载道：“……曹公有

公卿间声，而公终以燕戚属故见左”［１３］。然而在文

臣集团内部，在否定了徐辉祖之后，是否使用李景隆

竟然激发了文臣集团内部激烈的争吵。黄子澄力荐

李景隆，《姜氏秘史》作者姜清认为方孝孺的推荐也

起到了决定作用，“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

景隆帅师北伐萛由孝孺”［１５］。而齐泰与礼部尚书陈

迪则上书反对。陈迪指责李景隆“奸邪不忠，不可使

任兵权”［１０］卷３；而都御史练子宁更是在散朝后抓住李

景隆的头历数其罪，伏地请诛杀之，导致建文帝怒而

罢朝。或称练子宁对李景隆的人身攻击在李景隆德

州兵败返京时发生，“（练子宁）顿首号曰：败国事者，

此贼也！”［４］卷中在朝堂之上对勋戚重臣加以侮辱，这种

在洪武年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证明建文帝大开

言路外，也能体现当时文臣集团地位上升，“扬眉吐

气”后对武臣的鄙视。这种俨然有明代晚期朝堂争斗

的气氛，对于团结力量一致对外是极为不利的。

九月，建文帝命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北上伐

燕。本次北征动员了几乎所有能够出征的勋贵家族

成员，如武定侯郭英与驸马都尉胡观随军北上；起用

因老迈居家闲住的俞通渊，以豹韬卫指挥使职充偏

将从征；吴高、耿骔、杨文等指挥辽东兵南下包围永

平。即便如此，在第二次北伐前后，洪武勋贵家族成

员遭到的冷遇也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例子即为

诚意伯刘基次子、谷府长史刘瞡的遭遇。

刘瞡随应诏南归的谷王朱逪返回京师，也被委

任随李景隆军参谋军事。刘瞡洪武年间便有文名，

自幼亲近皇室，洪武二十三年让爵位给兄子刘蝄，受

命任门使，朱元璋喻之：“朕欲汝日夕左右，以宣达

为职，不特礼仪也”［１］卷１２８，列传第１６。后刘瞡任谷王左长

史。明代对其父刘伯温的传说化也扩展到了刘瞡身

上，有太祖亲赐“除奸敌佞”铁锏令其检查百官得失，

任谷府长史期间“提调肃、辽、庆、宁、燕、赵六王府

事”的传说［１６］卷１，诚意伯次子门使刘仲瞡遇恩录，王世贞曾在《?

山堂别集》中对此传说进行过辨伪。刘瞡作为洪武

勋贵家族中仅存的文官家族，虽有佳名，“喜谈兵”，

建文帝赞赏其能力，但却始终不给予其应有的重视。

刘瞡随谷王返京时便献十六策，建文帝不能用；在李

景隆军中，献计不用；白沟河兵败后，刘瞡回京养疾，

进《闻见录》，建文帝令其归家养疾，至此刘瞡在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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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中几乎完全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建文帝的多

次“不用”，是“不能用”还是“不屑用”？这至少是一

种人才上的浪费。

驸马都尉梅殷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也能反映出上

述问题。梅殷为汝南侯梅思祖从子，尚马皇后所生

宁国公主。梅殷本人性恭谨而有谋略，素养极高，洪

武朝曾任山东学政，被朱元璋下敕书称赞为“精通经

史，堪为儒宗”，并有“太祖托孤”之传说［１］卷１２１，列传第９。

洪武十七年十月，梅殷曾与李坚等驸马都尉一同前

往北平校验户口，赈济灾民，对北平一带兵马户口等

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然而直到建文三年十二月前

后，建文帝才委命梅殷镇守南京北方门户淮安。此

时朝廷军兵员接近枯竭，梅殷从民间动员义军，“募

淮南民兵合军士号四十万”［１７］卷４，并割燕王使者耳

鼻拒降，迟滞了燕军直接沿运河南下的图谋，迫使朱

棣绕开淮安另寻他路渡江。而之所以建文帝靖难战

事前期不重用梅殷，可以说是基于梅殷妻子宁国公

主与燕王良好的兄妹关系。可以看出，勋贵家族与

燕王的姻亲关系，直到此时依然干扰着建文帝的政

治决策。

李景隆自从河间出兵后，围攻北平不下，后败于

郑村坝。建文二年二月援大同不利，连败于河间、德

州、济南，终于全军崩溃。李景隆之败作为一个节

点，洪武勋贵在第二次北伐之后人才或死（俞通渊），

或被贬（吴杰），或被搁置（郭英），基本上已经丧失了

在作战事务中的发言权。而盛庸、平安、何福等非勋

贵出身将领的崛起，也为建文帝与文臣集团找到了

背景更为安全的可用人才。此时残存的洪武勋贵日

益被边缘化，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同时这一时期在朝廷军中，普遍的监军体制也

建立了起来。通常认为广泛使用宦官监军的制度是

在永乐年间建立起来的，但靖难之役中建文帝也派

出了内臣监军。据《奉天靖难记》载：吴杰、平安军中

有内臣长寿受命监军，建文三年正月乙丑，燕军与朝

廷军在深州前线爆发战斗，长寿被燕军骑兵捕

获［１８］奉天靖难记。而文臣也被普遍派往各军中履行监

军职责。如建文二年六月，“使监察御史周观政监徐

州兵”；又令陈性善以副都御使职监李景隆军，此人

白沟河战役中兵败自杀［１０］卷１０；建文四年正月，燕王

朱棣发动总攻之后，文臣被普遍发往各地募兵、筹

粮，或直接派出监军或直接督师。如文学博士黄彦

清在靖难战事结束后尚在驸马都尉梅殷军中，并在

建文四年十二月私谥建文帝［１０］卷１０；刑部尚书侯泰驻

淮安总理军饷并得便宜行事；兵部侍郎陈植则督师

江上，被督将所害等等［１０］卷１０。

人格侮辱，监军制度，变相褫夺洪武勋贵兵权，

在军内激起的反弹是可想而知的。燕王朱棣很好地

利用了这一矛盾，在上建文帝书中指责“不意在朝左

班文臣，（如）齐尚书黄太卿等官，皆是奸邪小人，贪

墨猾吏”［１５］。靖难之役告终后，又专门立“左班文臣

奸榜”二十九人，以示引发内战责任尽在文臣一方。

高巍早在靖难军兴起时就及时戳穿了朱棣的分化举

动，上书称：“大兴甲兵，侵袭疆宇……以为殿下假诛

左班文臣，实欲效汉之吴王倡七国以诛晁错为名

也。”［１５］然而，这并不能阻挡武臣对建文朝廷丧失信

心的洪流，“武臣率怀携贰，叛附接踵，其临阵生心，

甘心虏缚者，多至千人，皆身为将帅都督指挥者

也”［１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洪武勋贵家族与藩王之关系

如前文所述，洪武勋贵家族与皇室的关系是通

过频繁的通婚所巩固的。这一关系最早可以上溯到

朱元璋本人纳郭英妹郭宁妃为始，在明朝建立后，朱

元璋更是普遍在勋贵子女中为藩王选择王妃，这种

历代王朝都善于使用的笼络方式将藩王与勋贵在利

益和血缘两个层面捆绑在了一起，日后洪武勋贵与

藩王虽有摩擦，但合作则更紧密。然而，时至建文

朝，姻亲关系反而促使建文帝与洪武勋贵家族顿生

芥蒂，对自己处境惶恐不安的藩王也极力拉拢与利

用洪武勋贵，因而建文朝覆灭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景隆与谷王开金川门放燕军入城，是历史的偶然，

也是这种权力纠葛发展的必然。

在洪武勋贵与建文帝的蜜月期中，藩王地位岌

岌可危，甚至要向勋贵行贿以免遭责难。如《建文年

谱》记李景隆执行废周王任务时，“景隆大索金宝，王

不能应”，亦有说“景隆受贿至金宝七抬”［１５］的。而

后随着削藩的日益白热化，与洪武勋贵家族直接具

有姻亲关系的藩王也被卷入其中，如湘王朱柏更是

闭门阖家自焚，湘王王妃也随之殒命。王崇武在《明

靖难史事考证稿》提到，湘王之死诱发了建文帝对身

为湘王王妃从兄弟江阴侯吴高忠心的怀疑，并轻而

易举地中了燕王朱棣反间杨文与吴高关系之计，免

吴高职，贬斥其至广西，对辽东军的指挥系统造成了

恶劣影响［１９］。这也是靖难之役初期建文帝的重大

决策失误之一。

而建文朝政中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两大“内奸”：

李景隆和徐增寿与诸藩王、尤其是与燕王朱棣之关

系，一直是语焉不详或是自相矛盾的。二者立场的

变化有所异同，但出发点并非仅仅为后世史家所称

的贪图财货，而应是基于更深层次的政治投机，同

样，燕王朱棣在破坏洪武勋贵家族与建文帝及文臣

集团的关系上显示出了高明的政治手腕。

徐增寿为中山王徐达三子，魏国公徐辉祖之弟，

从《明太祖实录》中关于徐增寿的记录来看，他在洪

武朝便以勋贵子弟及“谨实寡过”受命任左军左都

督，侍宿卫。查洪武前期朱元璋命郭英侍宿卫，可以

看出这项工作是与皇帝联络极为紧密的，也是帝王

亲信的表现。除此之外，徐增寿与李景隆曾经共同

赴陕西防边，同时也曾从燕王北上平乃尔不花之乱。

在这场战役结束后，“班师入见仁孝皇后，还朝数与

文皇往来”［２０］下卷，徐增寿与燕王朱棣关系的亲密，与

其兄长徐辉祖对燕王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徐辉

祖与驸马梅殷提督南京武学，执掌诸藩王、勋贵、诸

世袭武职子弟之教育［１０］卷８３，除从征北平外，因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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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次来往南京与北平之间，他与朱棣之间的关系

是否亲密无明确记录可证，但从“燕王三子事件”中

双方的立场来看，建文帝“以中山王女燕藩正妃，召

辉祖及其弟增寿议之。辉祖执不可，增寿独力为庇，

乃悉遣归”［１０］卷８３。徐辉祖意识到燕王三子的价值主

张将其扣留，而徐增寿利用了建文帝对自己的信任，

成功放走了燕王三子。而在随后的战事进展中，燕

王始终没有放弃对徐氏兄弟的争取，《徐公表忠传》

记载：“（燕王）其世子高阳王皆阴饵公为内应，公确

然不挠，乃改饵公叔弟”［１３］卷６９。作为洪武勋贵中优

先争取的对象，燕王是在诱惑徐辉祖失败之后才将

主要策反对象放在徐增寿身上的。徐增寿与徐辉祖

二人立场的不同被敏锐的文臣集团所注意，户部给

事中陈继之曾上书指出：“徐增寿，燕之至亲，心有阴

谋，请诛之。（建文帝）不听。”［１１］卷１２随着战局的日益

恶劣，勋贵家族与文臣集团关系撕裂，徐增寿受命图

谋开金川城门迎燕王入城，被监察御史魏冕发现，

“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殴之几死，会辍朝，冕及大理寺

丞邹瑾当陛大呼：请速加诛，臣等义不与此贼同生！

不听。”但建文帝最后终于“手诛徐增寿于左顺门

……欲并诛景隆不果”［２１］卷１２，次日，李景隆与谷王开

金川门，建文朝三方的纠葛就此结束。

燕王对徐增寿未有刻意策反，更多以血肉亲情

作为维系。而对于李景隆的策反则有一个持续的过

程。历代史家对李景隆评价始终不高，无论是站在

建文帝角度还是靖难史事的官方书写者角度。《明

太宗实录》中记录朱棣对李景隆挂帅一事如此评价：

“李九江，豢养之子，寡谋而骄矜，色厉而中馁，忌刻

而自用。况未尝习兵见战阵，而辄以五十万付之，是

自坑之矣。”［２］卷４上，洪武三十二年九月戊寅条。然而，李景隆自

从洪武二十年随冯胜、傅友德北伐；随后湖广、陕西

练兵，协助建甘肃诸卫所，又征西番部落反叛，掌管

与西番茶马贸易，可以证明其不仅具有充足的军事

指挥能力，而且实战经验比徐辉祖等二代勋贵要更

为丰富。朱棣的言论，更多应该是后世史家为塑造

其无敌形象而做的粉饰。

而就李景隆身份从败将到“贰臣”的转变，清人

夏燮认为，李景隆是从转交燕王上书而没有得到朝

廷回音，从而开始怀疑左班文臣对自己的信任的。

“癸亥，景隆遗燕王书请息兵。王答书索齐泰、黄子

澄等，又以前两次上书悉不赐答，此必奸臣虑非己

利，匿不以闻，今备录送观之。景隆得书，遂有贰

志。”［２２］卷１２燕王又在答李景隆书中为自己辩诬，同时

以血亲关系笼络李景隆：“余太祖
$

皇帝之子，汝太

祖高皇帝之甥，至亲也。”然而先前黄子澄多次掩盖

李景隆前方败绩，“时景隆出师屡败，子澄等匿不以

闻……帝信之，加景隆太子太师，遣使赐貂裘珍

酝。”［４］卷中此时黄子澄为李景隆掩饰，也是在为自己

脱罪，双方矛盾直到李景隆被召还方才爆发。而李

景隆在建文二年召还后一直居家闭门不出，在朝堂

上亦受到文臣集团不屑，在燕军临城之际，李景隆与

同样遭到冷遇的谷王一拍即合，开门迎降，完全可以

追溯到燕王之策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五、结语

靖难之役结束后，燕王朱棣继皇帝位，在清洗了

左班文臣集团后，在随后的事件中利用陈瑛等对残

余的洪武勋贵进行了进一步的清算。驸马都尉胡

观、梅殷遭迫害而死，魏国公徐辉祖幽闭于家，后病

死，子徐钦因罪除爵；耿炳文全族皆以建文余党名义

或死或流；未参与建文朝战事的凤翔侯一族也无罪

除爵；而降燕之李景隆、吴高，也在永乐初年因罪除

爵。除武定侯郭英与徐增寿追封之定国公之外，洪

武勋贵家族基本在建文朝后完全退出了明代政治舞

台，虽明代于弘治及嘉靖年间对旧开国功臣有所接

续承袭，但造成的长达百年的大断裂，已经让洪武勋

贵家族从开国元勋的政治地位上跌落谷底，不复

再起。

洪武勋贵对建文政治的干涉起于其世族贵胄地

位的责任感，也基于其试图在打击藩王势力过程中

重树洪武初年的勋贵政治。然而文官集团在建文帝

扶植下的崛起打断了洪武勋贵的企图，也将其弱化

为单纯的武臣集团。在一步步的矮化之中，洪武勋

贵难以发挥其作用，最终随着建文政局的崩塌退出

历史舞台。勋贵集团何以自处？这是上接洪武，下

启永乐，最终将勋贵权力拘束到皇权附属品过程中

的一个过渡期，是建文朝重文轻武政策发展的必然，

也是再审视建文帝政治决策利弊的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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